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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别让我们看不懂博物馆 别让我们看不懂

追寻私家历史

□ 陈莹莹

有人在历史的浮沉

中打捞自己的家族史，

有人在抒发对故乡的眷

恋时引发共振

堂兄曾经在老家宗祠找到一本家

谱。家谱上说，我们这一支浙江诸暨

的陈姓发源自河南颍川，朝代已无法

考。2009 年，我去河南采访时，每

到一座城市都会向当地人打听颍川。

最终，在漯河和许昌交界的地方听人

聊起了如今的颍河。有意思的是，去

年和同事出差，这名来自福建的客家

人告诉我，他这一支钟姓同样追溯至

“颍川”，于家谱上也有记载。我们仿

佛像重新认识了对方一般，“颍川陈

氏”与“颍川钟氏”因为这特殊的缘

分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这是每

个人认识自己的必经之路。德国哲学

家卡西尔在 《人论》 里说：在宗教生

活的一切高级形式中，“认识你自

己”这句格言都被看做为一个无上命

令，一个终极的道德和宗教法则。而

中国文化里强调的“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则更为看重传承的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家庭、宗族、姓

氏，历史的洗礼让每个人在某种意义

上都成为异客，认识自己便化作“客

从何处来”的考问。有人在历史的浮

沉中打捞自己的家族史，有人在抒发

对故乡的眷恋时引发共振。

台湾女诗人席慕蓉一直试图通过

诗歌和散文表达对故乡的呼唤，我很

爱听蔡琴吟唱她的出塞曲，“英雄骑

马壮，骑马荣归故乡”。我的一位师

长却告诉我，她最打动人的作品，都

创作于回到草原之前。的确，她传颂

最广的 《七里香》、《无怨的青春》 和

《时光九篇》，都面世于她第一次回到

故乡之前。1989 年，46 岁的席慕蓉

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这趟寻根之旅

被她自己视为创作的分水岭。用女诗

人 自 己 的 话 来 说 ， 等 待 换 来 的 是

释放。

今年，我的一位好友参与了一档

明星寻根电视节目的制作，她曾经苦

苦追问：除了明星光环带来的猎奇心

理，追寻“私家历史”的意义何在？

这些故纸堆能够吸引观众么？带着这

种纠结的情绪，她休假回了趟老家，

听村里的老人说起了父亲年轻时的经

历，看到了一个她不曾触及到的父亲

形象。她突然明白：生活中很大一部

分都在重演，谁都没有比祖辈们高明

多少，如果不是他们，我们根本不会

站在这里。

“祖先将用一生和过往给我们一

些经验和教训。”她说，历史拐了一

个弯，湮没掉了许多人的一生。我们

像一台老式的放映机，将他们的一生

重新组合放映，看他们在那个弯里如

何挣扎，有些登陆、有些沉没，但没

人敢说他们失败，他们在子孙的注视

下，获得新的荣耀。前一代人阅过的

风景，在后一代的视野中徐徐展开，

跨越时空找寻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

成为了她做节目的动力。

你从何处来？被人赋予丰富的答

案形态。吴冠中画里的白墙黛瓦如

是，余光中诗里的那一瓢长江水也如

是；当然还有让后人打上故乡的烙印

的柳河东、韩昌黎、王临川。

我从何处来？别人不能接受，你

却甘之如饴的臭豆腐和臭鳜鱼，最能

温暖你的胃的终究是一碗手擀面还是

棒渣粥，你学会了儿化音却经常忘记

平翘舌。个人是历史的个人，一切个

人史最终组合演变成了大历史。拨开

层层薄雾找到自己的来处，每个人，其

实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回乡偶书》。

博 物 馆 请 离 我 们 更 近 些

□ 李 丹

观众对博物馆的要求已不再满足于观光式看展，他们更期望与藏品走

近一些，借智慧来与展品对话

“看展览就怕看不懂。”不少人有这样的
感受。在我们的观展感受中，“看不懂”似乎
挺常见。

“有一次我去美术馆看雕塑展览，雕塑
旁边的小牌子只有作者名字和雕塑名字，完
全不介绍雕塑的材质，看着像木材，也像金
属，还说不定是石材呢？各种材质的特性不
同，办展览的不介绍，观众怎么知道啊。”说
起那次观展，李女士至今都觉得遗憾。

“看不懂”与参观者的知识结构、知识储
备有关，当然也与博物馆、美术馆的策展布
展密切相关。博物馆面对的观众绝大多数
是非专业人士，要让普通公众获取知识、增
长见识，首先就要让公众看得清楚、看得明
白，让策展布展的方方面面更细致、更人性
化，把为观众服务这根弦绷紧。

有创意 不落伍

不管展览采用了哪些形式，

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在策划中融入

设计感与创意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附近的中国科学技术馆。场馆足够大，展
览也不少，孩子们更是兴奋。但参观了一圈
之后，心中总有一股怅然若失之感。在观众
休息区，一位家长与记者有相似的感想：展
品的解说词太过刻板，直接照搬教科书，别
说是孩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也看不
懂。记者在参观时也发现，很多静态的展览
并不能吸引观众，孩子们在一些互动项目前
排起了长队，博物馆变成了“游乐场”，很难
说一趟博物馆之旅能给他们留下多少印象。

这让记者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参观首
都博物馆时，遇到过一位在首博从事青铜器
研究的研究员。她在为观众讲解青铜器的
器型特色时，并没有照搬书本上繁复的概
念，而是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故事。她讲到商
代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的“饕餮纹”时说，“饕
餮”是一种特别贪吃的怪兽，它会把周围的
一切东西都吃光，还不满足，再从自己的尾
巴吃起，吃到只剩下两只眼睛。所以出现在
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都是以两只眼睛的形

式出现。从她娓娓道来的讲解中，观众们明
白了鬲、豆等青铜器不同器型的区别，也将
青铜纹饰的故事深深刻在了记忆里。

在博物馆，观众看的是展品，透过展品
还能了解其背后的种种典故、常识。毕竟展
品只是一个物件，光是观赏未免枯燥；而故
事鲜活，总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丰富
的想象。相信每一位参观博物馆的观众，都
盼望着能碰到一位懂行又善谈的解说员，跟
着他一路参观下来，能获得不少知识不说，
说不定还能激发你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看了国内外不少展览，小陈对台湾国立
博物馆的一场历代帝王展印象最为深刻，尤
其是其中恰到好处的解说词，一下子拉近了
千百年前的历史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距离，
让他倍感亲切。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博物
馆处处长郭长虹表示，过去中国的老百姓更
爱看“精品展”，因为一下子能看到许多“国
宝”。但是随着国内观众对博物馆的熟悉程
度越来越高，他们的品位也水涨船高，从“看
热闹”变成了“品文化”。单纯的“国宝展示”
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欣赏需求，一些编排巧
妙的专题展览越来越受观众的欢迎。因此，
不论是专题展还是常设展，不论运用什么样
的高新技术，只有在策划中融入设计感与创
意，这样的展览才不落伍。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物联网、声
光电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博物馆展
览中，给观众增加了不少新奇体验。不过，
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手段，要想真正让展品
与观众互动起来，则需要策展者更多精彩的
创意。

讲故事 不炫技

通过特殊的布展手法，可以让

展品自己开口“讲故事”

由于博物馆人手有限，观众不可能次次
都能碰到懂行的讲解员，于是一些博物馆、
美术馆在布展时，就充分发挥了展品自己

“讲故事”的能力。
前不久，《艺为人生——冯法祀百年诞

辰艺术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在向观
众展示上世纪 50 年代冯先生创作的大型油
画《刘胡兰就义》的同时，美术馆专门开辟了
一大片展区，通过大量的创作稿、写生稿展
示，为观众们展现了一幅大型油画创作的全
过程。

透过这些原始画稿，观众近距离地感受
冯法祀为了创作这幅油画所付出的艰辛：他
曾多次去刘胡兰的老家山西省文水县云周
西村收集资料，与刘胡兰的亲属见面、交
谈。他绘制了云周西村村头、云周西村的雪
地，也为场景中的人物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相
貌衣着，就连匪军军官和告密者的神态动
作，都进行了精心设计，这些都体现在近百
幅的创作稿之中。冯法祀曾说，在创作现实
主义作品时，“画家就像一个导演，你得学会
安排画面，并且要考虑怎样把观众的视线引
到你的思想中来”。通过一幅幅的原始画
稿，观众们看到了冯法祀如何像一个导演那
样安排创作。

在博物馆适当增加一些表演项目，同样
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能给观众带来更为
全方位的体验。相信前往南京云锦博物馆
参观的观众都很好奇技艺复杂的云锦是怎
么织出来的。于是，在云锦博物馆二楼，最
吸引眼球的就是那十几台木质织机和现场
的织锦技艺展示。两位织锦师傅在大家的
瞩目下，共同操作一台织机，合作织出复杂
的图案，整个过程是观众单凭图片、实物和
讲解很难理解的，但是现场展示就让人对云
锦有了更深的了解。

通过特殊的布展手法，可以让展品自己
“讲故事”；尤其让静态的展品真的开口“说
话”，则非要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不可。在
国家博物馆，只要用手机扫描文字介绍旁边
的“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展品介绍等导览信
息；而借助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国博也可以
掌握不同展览的观众流分布，从而更好地优
化展览内容。苏州博物馆则在展览中综合
运用了各种科技手段，如语音导览、APP、
微信平台等，让观众对展品有一个全方位的
体验。

科技手段虽然能给观众带来许多新颖
体验，但它是博物馆展览的一种辅助手段。

“如果过分利用科技手段，就变成了炫技。”

郭长虹说，在信息化条件下，观众如果想了
解一件文物，上网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要
去博物馆呢？“观众去博物馆，看的就是‘真
东西’。因此博物馆的最主要原则就是要为
观众创造一个能更好体验文物原真性的场
所。”

重教育 无门槛

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博物馆，

应当为各类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

提供人文关怀和文化体验

著名画家施大畏曾讲过一个亲身经历
的故事。一次他去法国梅兹的蓬皮杜艺术
中心考察时，看到一位年轻的妈妈在给年幼
的女儿买国际大师夏加尔的画册。他好奇
地问这位母亲，小女孩是否能看懂？母亲坚
定地说，“孩子喜欢，我想从小培养她的兴
趣，相信对今后的成长肯定有好处”。

正像这位母亲的做法一样，在西方一些
艺术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中小学生几乎是
伴着博物馆一起长大的，许多课程都安排在
博物馆里上。“美育是需要从小潜移默化培
养的。”施大畏说，我国虽然已将音乐、美术、
书法等纳入教学大纲，但艺术美育不应仅仅
局限于艺术技艺层面，它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感知入手培育艺术的基本素养，并逐步上
升为鉴赏和创造。他建议，应充分利用博物
馆、美术馆等各类公共文化设施，使之成为
校外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的现场课堂。

近年来，我国相关教育部门也越来越重
视博物馆在塑造孩子美学理念中的重要作
用。但相关专家表示，受条件所限，许多博
物馆难以同时接待大批学生上课，于是学校
采取了更为机动灵活的方式。如北京市东
城区规定中小学生每学期都要参观一定数
量的博物馆展览；上海市还发放了中小学生
成长记录卡，要求学生每学期都要刷够一定
数量的博物馆参观次数。不过相比博物馆
授课，这样的自由方式在知识传授效果上会
差一些。

然而，一个不无尴尬的事实是，博物馆
天然属于城市，好的博物馆更天然属于大城
市。想让更多农村、偏远地区的孩子像城里
的孩子一样经常能到博物馆接受艺术熏陶，
一方面要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
另一方面相关的技术手段也不可或缺。郭
长虹说，许多地方正在探索通过远程教育方
式，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参与博物馆课
堂。通过博物馆的老师与学校老师的互动
讲解，孩子们虽然不在现场，却有身临其境
之感。

“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博物馆，应当为
各类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提供人文关怀和
文化体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对
于残障人士来说，他们更渴望走出家门、学
习知识。就近、就便参观博物馆，是他们平
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良好契机。如今
各类博物馆虽配备了残疾人绿色通道、轮椅
等无障碍设施，但仍需在软件上提升对残疾
人的服务意识，拓展服务范围。

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中国残联
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各类
博物馆进一步深入开展面向残疾人的多样
化文化服务，为残疾人创造更加良好的参
观、学习和信息获取环境。

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博物院的“博爱馆”
正式开放。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为视力障
碍人士服务的博物馆展区。在这 200 多平
方米的空间里，视力障碍人士可以近距离触
摸文物仿品，每件展品前还设有盲文机和智
能感应系统，观众一靠近，就能自动进行语
音介绍。即使是全盲观众，也可以坐在“视
障全自动导览车”上，由车子带领进行触摸，
省却了找路的烦恼。


